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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形神合一”浅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治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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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形神合一”思想作为中医整体观念的基本理念之一，在中医防治各类临床疾病的过程中有重要的特色和优势。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疫情波及全球，国内外形势依然严峻，不容懈怠。我们更要努力发挥

中医“形神合一”思想指导本病临床治疗。文章论述了中医“形神合一”思想溯源及 COVID-19 的临床特点，探讨在该传染病临

床治疗中体现的“形神合一”思想及其特点，以期更好地发挥中医在重大疫情防治方面的特色和优势，为诊疗本病开拓更广阔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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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TCM, the idea of “unity of body and spirit” has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in the process of TCM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various clinical diseases. COVID-19 pandemic has affected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remains grim, leaving no room for complacenc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the idea of “unity of body and spirit” in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VID-19, and discusses the idea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nity of body and spirit” reflected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this infectious disease, so as to give better play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major epidemics and develop a broader idea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i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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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为形之主，形为神之宅”。“形神合一”思想源远流

长，历久弥新，是我国古代先哲们思想智慧的结晶，是我国

扶正以祛邪理论必不可少的部分，在疾病治疗和预防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 [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作为一种新型传染病，来势迅猛，传播迅

速，现代医学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预防与隔离成为最有

效的防护措施，故积极使用中医疗法参与诊治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 [2]。COVID-19 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不仅对人体各相关脏

腑功能的正常发挥造成了严重影响和威胁，更进一步影响到

人的一身之神。而人体形与神的关系决定当精神处于消极状

态则会失去对身体的保护作用，从而致病。因此，在本病治

疗过程中将养形与养神紧密结合，遵循“形神合一”的整体

观念显得尤为重要 [3]。

1 “形神合一”思想溯源及内涵

1.1 形与神

1.1.1 形

《黄帝内经》对“形”的论述有两方面：一是自然界中有

形实体的总述， 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阳化气，阴成

形”等；二则是对包括脏腑、经络、气血、津液、诸孔窍、肌

腠等在内的人体之形的概括。如《素问·灵兰秘典论篇》：“使

道闭塞而不通， 形乃大伤 [4]。”

1.1.2 神

《黄帝内经》对神的论述分两大类：一指自然界的神： 如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指出：“阴阳为神明之府 [5]”；二是指

人体之神，如人的神色、言谈，以及呼吸、语言、饮食等生

命活动， 当然也包括脏腑的外在生理表现，均属于广义神的范

畴。如五脏精气反映于眼目的神以及血气功能活动等称为神。

再如《灵枢·本脏篇》指出经脉具有行气血、营阴阳、濡润

筋骨和滑利关节的作用，这则是经络之神重要作用的体现 [6]。 
此外，狭义人体之神单指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如《灵

枢·本神篇》中阐明了五脏与五神的对应关系：肝、心、脾、

肺、肾五脏分别对应魂、神、意、魄、志五神 [5]。

1.2 形神合一的生理学意义

人体以神为主、五脏为核心，经络为介，气血津液等为

基，实现形体与生理功能的有效统一。张介宾（号景岳）谓：

“无形则神无以生”，是由于以中焦脾胃为主的五脏六腑化生的

气血对神的产生及其作用的发挥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反之若

人之神明昌盛、精力充沛、情志畅达，则脏腑阴阳和谐、气

血充盈 [7]。“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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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形与神离导致人体功能减退，形衰而神失其所主，神乱

以致形有所伤，甚则衰老 [8]，唯形与神俱，方可尽终其天年。

《云笈七笺·元气论》：“脑实则神全，神全则气全，气全则形全，

形全则百关调于内，八邪消于外。”说明内而脏腑，外而肢节，

全身内外上下皆稳定协调，相互为用，才能使人体不处于病

态。故而“形与神俱”“形神合一”之重要意义不容忽视。

1.3 形神合一的病因病理学意义

各类致病因素致病特点虽各不相同， 然不外乎表现在伤

形、伤神两方面。如六淫致病：风为百病之长， 易伤腠理营卫， 

临床多见外感表证；亦可伤筋脉而致肢体痉挛、抽搐等， 均为

伤形之表现。又如火热之邪易扰心神， 以致心烦失眠甚至狂躁

不安、神昏谵语等神伤的表现 [9]。再如疠气致病：多因其发病

急骤、病情变化多端而极易损伤甚至直中脏腑，若五脏发生

病变， 气血衰微， 形体失于滋润濡养， 则易导致“神怯”“神

痿”，甚则“神失”“神亡”， 会引起相应的情志变化异常 [10]。

《慎斋医书》指出形病则舍于神，神病则害于形。故而在疾病

发生、发展等过程中，重视“形神合一”，在临床诊断、治疗

方面，只有做到形神结合， 察形神之盛衰， 才能把握疾病的本

质，采取更有效的治疗措施。

2 COVID-19 的发病特点及对形神的影响

2.1 COVID-19 发病特点

COVID-19 疫情自 2019 年 12 月初开始，蔓延至我国多

个省市地区。新型冠状病毒属于 β属的冠状病毒，其特点为

人群普遍易感，主要经呼吸道和密切接触传播，也存在经

气溶胶传播和经粪口途径传播的现象 [11]。诸多中医科研机

构和学者对此次 COVID-19 的中医病因病机及辨证施治等方

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12]。总的来看，大部分中医学者将此次

COVID-19 的病因病机归属为疫邪致病，病性与“湿”关联，

病位主要在肺卫和脾胃，亦累及大肠、心、肾等其他脏腑 [13]。

疫邪致病具有发病急骤、病情变化多样性、极具传染性的特

征，且其多有兼夹，伤人部位不定，本次 COVID-19 或系卫

分与太阳同时受邪 [14]。同时，由于 COVID-19 对正气的耗损

贯穿全程，导致卫气御邪无力，病邪直中脏腑，且其发展后

期可引动宿疾，致使病情危急，终致形神俱损。

2.2 对人体形神的影响

COVID-19 临床以发热和咳嗽为最常见的症状，疫邪从口

鼻、腠理而入，侵犯肺卫 [12]，卫气抗邪于表则发热，热易伤

津耗液，肺卫失宣、肺气上逆则咳嗽，咳则引唾，津随唾出，

液随唾失，则气血精微受损，神失其宅，神不内守；部分患者

伴有消化系统症状，甚至以腹泻、大便不爽、口苦等为首发

症状 [15]，一方面肺与大肠相表里，疫邪可从肺传于大肠；腠

理外覆于肌表、内布于脏腑，疫邪可经此侵入阳明胃腑，且

“夫疫者胃家事也，盖疫邪传胃十常八九”，因此阳明胃肠亦

受到影响。《黄帝内经》中提到“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为

气机升降之枢，若脾胃失和，则易致肝气不舒，出现肝郁化

火，扰乱心神，出现神伤的临床表现 [11]。且肺卫失于宣降亦

可致中焦气机不畅，水谷精微等不得输布周身，而神失其滋

润濡养，故而患者可出现神疲、表情淡漠、倦怠等表现，此

即“形变则神病”[16]；患病期间，患者身体机能就有很大损耗，

其体内气血津液等精微物质无法很好地发挥养神的作用，加

之疫情的紧张氛围给患者带来负面情绪和对病情严重性和复

杂性的担忧、不安、焦虑等情绪的综合影响，患者极易出现

失眠、抑郁等表现，情志不畅、甚至郁结，从而影响肝脾等

脏腑的正常生理功能，引起肝气上逆、中焦失枢等脏腑失和

的临床表现。此即“神变则形病”[17]。综上所述，此次疫邪

不仅能引起多脏腑功能损害，且会耗损人体之神，导致神形

皆伤。因而治疗方面也应二者兼具，做到形神同治。

3 COVID-19 基于“形神合一”的中医治疗特点

3.1 中医药疗法保神养形

扶正祛邪， 治病求本。形虚以治经血为本， 形实以祛邪为

主， 通过治形以全神。五脏藏神，治脏安神， 所以神志的异常

关键在于调理五脏的气血。《灵枢·本神篇》指出了调神大

法：“必审五脏之病形， 以知气之虚实， 谨而调之。”自疫情暴

发以来，国家卫健委共计发布了七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

疗方案》[18]，从第三版开始，加入了中医证型分析及中医药相

关临床用药指导。如对于轻型患者，其多推荐使用苍术、藿

香、佩兰等清热除湿宣肺的药物，使肺气宣降得复，则周身

气机得以调畅，水津得以四布，故而形得神养，形神俱安 [19]。 
再如对于重型患者气营两燔证，诊疗方案主张用生石膏、知

母、生地黄、水牛角、赤芍、玄参等清营凉血等药，对于神

昏谵语者还建议服苏合香丸等清热醒神药物，由此达到保神

养形的综合治疗目的 [20]；而对于恢复期的患者， 临床多以脾肺

虚证多见，故而诊疗方案多建议选用党参、茯苓、砂仁等健

脾益气养阴等为主的药物，因调神贵在治本， 中焦脾胃作为气

血化生之源， 若脾气亏耗致虚则血少， 心无所养， 神无所安，

故而健脾养心以达到安神的功用 [21]。

3.2 针灸疗法全神养形

通过针刺或艾灸腧穴， 以疏通经络气血， 调节脏腑阴阳的

治疗方法古已有之， 有利于达到治形以调神的目的 [22]。《千金

要方》：“凡入吴地区游宦，身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忽令灸疮

瘥，则瘴疫温疟毒气不能着人。”对于 COVID-19 患者，通过

艾灸大椎穴、肺俞、膈俞、足三里、上、中、下三脘等穴位，

可以起到宣肺理气、健脾益气和胃、清热活血的作用，如此

肺卫得宣、中焦气机得畅，气血津液等精微化生充足，则形

神皆调。同时，选穴肺俞、肓俞等进行艾灸对治疗本病后期

可能出现的肺纤维化具有重大意义 [23]。另有研究表明，针刺

对于机体细胞免疫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也是一种增强人体

自身正气的方式。本病后期以患者常见气阴两虚、肺脾气虚

证为主，故而选取肺俞、三阴交、肺俞、阴郄等穴进行针刺

治疗，可有较好的滋阴润肺、益气健脾等功效 [24]，达到以形

保神，以神养形，形神同调，更有益于人体功能的较快恢复。

3.3 情志疗法畅神养形

COVID-19 患者在患病过程中极易出现各种情志及心理障

碍。董人奇等 [25] 的一项研究通过对 123 例 COVID-19 隔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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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身心状况方面的调查发现，相关隔离人员不仅表现为精神

健康、睡眠质量等的明显下降，还有的患者在出院后隔离期，

会担忧再次核酸监测复阳的可能性。《素问·举痛论篇》：“百

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

惊则气乱，思则气结。”说明情志异常对人体形气具有不良影

响 [26]。故对于 COVID-19 患者，更应该发挥中医情志疗法在

心理疏导方面的重要作用，如通过中医四诊及时了解患者病

情进展过程，为患者解释相关治疗方案，以建立良好的医患

关系，为患者普及防“疫”知识，让患者有足够的信心战胜

病痛 [27]。通过上述情志疗法可使患者身心得舒，气机得以调

畅，从而神有所养，形神合一。

4 小 结

“形神合一”思想作为中医整体观念的基本理念之一，在

中医对各类疾病的临床治疗中应用广泛，有其独特的优势，

COVID-19 不仅能引起多脏腑功能损害，且会耗损人体之神，

导致神形皆伤。因而治疗方面也应该二者兼具，形神并调。

因而在 COVID-19 的治疗过程中，遵循“形神合一”的治疗

原则，通过应用中医药、针灸治疗、情志疗法等的中医综合

治疗，形神同治，以神养形，以形保神，更有利于加快患者

康复，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多参考，有着独到的优势和特点，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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